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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of Narrative Design of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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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sual and spatial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word narrative design. It is essential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rrative process in a visual wa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isual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word and forms a set of 

feasible narrative design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all types of word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source, thread and 

application form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d, the visual narrative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various word types are closely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the narrative design method of all kinds of words.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

tion of narrative text based on vision is the basis of text narrative design research, which is suitable for all text types and 

combination forms. The word narrative design can be studied from two aspects: narrative word design and narrative de-

sign of text arrangement. Word narrative design mainly includes three methods: form meaning intertextuality, form sound 

paratextuality and theme situation addition, while the narrative design of word arrangement mainly consists of two ways: 

contextual arrangement and image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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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叙事设计属于视觉叙事研究范畴，在进行研
究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个研究范畴界定。一
般理解的文字叙事等同于言语叙事，文字仅仅是被当
作言语的符号载体，是语言系统的具象化符号呈现。
单个文字并不具有叙事功能，其叙事活动在很大程度
上是对应声音语言系统来完成的，如散文、小说、诗

歌等形式。本文所研究的文字叙事设计是立足于视
觉，以视觉的方式贯穿整个叙事过程，包括叙述、传
播及解读等阶段。关于文字叙事有言语叙事与视觉叙
事两种方式存在，这两种叙事形式的异同可从文字叙
事的传播过程进行分析，考查叙事文本结构、传播及
解读等。从对文字的叙事认知进行考查，首先都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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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来完成初步观看，这是文字的言语叙事与视觉叙
事相同之处。其次是在初步观看基础上进行的叙事方
式及感知解读，在这一过程中两者有一定的区别。前
者在初步观看后首先对应的是线性特征的声音语言
系统，然后才是通过这一语言系统对应于具体事件，
字母文字很难直接对应视觉，必须先立足声音语言系
统才能后续推进，因此整个叙事过程具有明显的时间
化的线性特征。与文字的言语叙事相比，视觉叙事的
整个叙事过程则少了一个声音语言系统的对应阶段，
从始至终都是在视觉形象的参与下完成叙事，不管是
单文字还是多文字，受众都可直接对应于视觉形象进
行叙事活动，把文字符号形象与胸中之象相关联，在
形象对应联系中完成叙事。 

1  文字的视觉叙事 

“以视觉为中心几乎是所有设计活动都不可忽视
的一项原则，视觉传达设计自然也不例外。”[1]立足
于视觉是研究文字叙事设计的基础，是属于视觉叙事
的研究范畴。文字的叙事主要有言语叙事和视觉叙事
两种形式存在，其中言语叙事是最常见的一种线性叙
事形式。文字是一种线性言语的指代系统，其叙事的
传播与感知都是参照语言系统完成的，而文字的视觉
叙事在其叙事文本的建构以及叙事结构的表达方面
都有着很大区别。文字从其发展源流考察，几乎所有
文字在其发展初期阶段都是有视觉性特征存在的。
“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
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
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2]在后期发展过程中文字
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的两种发展路径，其中一部
分文字开始偏离视觉，愈发的符号化，最终成为指代
声音语言的符号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赖以沟通交流的
视觉性表达逐渐淡化直至消失，现今欧美使用的拼音
文字即是此类代表。而另一类沿着视觉性持续发展，
虽有简化但文字本身还保留有初期的视觉意象，在沟
通交流过程中还是可以通过视觉进行感知与解读的，
如汉字、东巴文等象形文字。 

以上仅仅是在文字特征最明显划分下的两种类

型，但是从文字的构型特征及意义声音等层面来看，

文字的两分法显得不够严谨。辞海关于文字的分类：

“文字有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这 3 种类

型标志着文字发展的 3 个不同阶段。”[3]这种分类看

似合理实则不够严谨，尤其是面对汉字等此类复杂的 
 

文字系统更加明显，对于既表形又表意的文字类型就

完全缺漏了。关于汉字的分类有很多，唐兰先生根据

各家所长，在《中国文字学》中把汉字主要分为“象

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3 种类型。综上，文

字分类可从“象形、象意、形意、声音”等 4 种类型

进行，分析文字所具有的叙事特征及设计手法。 

1.1  象形文字的视觉叙事 

象形文字主要是指对自然物象的摹写再现，或抽

象概念的意象表达，其文字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形象识

别度。虽然现在的汉字看起来高度符号化，但是从其

发展源流来看，“象形文字是由图画演化而来的，每

一个图画文字的单位，原本是一个整体，并不是由一

点一画凑起来的。”[2]平时看到的文字都是各种笔画

组成的，其实是其原始物象的整体再现，这使得文字

具有一定视觉形象的表征存在，也因此为视觉叙事的

形成提供了基础。 

关于静止的单一视觉形象是否可以进行叙事，笔

者在《视觉叙事的发展流变研究》一文中已做了说

明，视觉审美的知觉能动性使得单一视觉物象也可进

行叙事活动，在此不再赘述。同理象形文字指代某一

具体形象，在审美接受过程中自然会触发受众一定的

心理活动，受众通过自觉的感知过程完成整个叙事行

为。如象形文字“子”在甲骨文、金文等发展初期阶

段有 、 、 等多种写法，但其象形构字方法

没变，康殷解读：“像两只小手上下活动，下肢裹在襁

褓里的幼儿形。头部比例较大，与婴儿特点相合。”[4]

当观者在看这一象形字时，自然会联想到婴儿形象，

由此产生更多的视觉联想，在观者主动自觉的参与

下，使得象形文字具有了一定的视觉叙事功能。 

象形文字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走向了声音

的符号表述方向，现存且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只剩下

了汉字及部分少数民族文字，如云南纳西东巴文、贵

州三都水书、彝族彝文等，东巴文中的象形字见图 1。

少数民族象形文字如活化石般昭示着文字的阶段特

征。周有光先生把东巴文及水书界定为文字的幼儿

期[5]，其中水书比较特殊，由仿造汉字与自源创造两

部分组成，有些是象形图符，有些与甲骨金文相仿，

也有些与现代汉字类似，只是做了反写等变化。从这

些文字中可一窥文字的发展脉络，更能体会到象形文

字所具有的视觉叙事的魅力。 

 
 

图 1  东巴文中的象形字 
Fig.1  Pictographs in Don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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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象意文字的视觉叙事 

象意文字与象形文字相比，其视觉叙事特征更加

明显，每个文字中都包含有某一物象变化的动态结

构，可看作为一个情节动态变化的叙事情境。因此“象

意字往往就是一幅小画，像‘璞’字本画出一座大山

的腰里，有人举了木棍把玉敲下来放在筐子里。”[2]

可见就单纯从文字本身的视觉叙事来说，象意文字是

具有很强叙事性功能的。 

文字发展到现阶段虽已高度符号化，象意文字也

演变为看似简单笔画组成的符号，但从其发展源流追

溯，还是可以从其构型特征了解笔画指代的动态变化

情境。这些由笔画构建的视觉情境图画，是完全具有

传情达意的叙事功能存在的。“死”字看似字符与形

意关联不大，但从字源深究可一窥其视觉情境的叙事

特征，如下从左到右依次为甲骨文、金文、小篆，隶

书。 “死，右旁一个垂手的人，

左旁是一个残骨尸首，合起来表示亲人向死者致祭，

表现出十分神圣肃穆的意思……”。[6]可见研究象意

文字的视觉叙事，从字源考辨是很有必要的，从各阶

段的不同写法可以看到文字演变发展中的清晰轨迹。

再如“病”字，甲骨文作 ，从 （牀）从 （人）

状，人旁有数点像人有疾病倚牀而滴汗之状，在甲骨

文中“牀、人”位置左右都可，后金文作 ，篆书

作 ，直至今天的“病”字，可以清晰看到文字发

展不同时期的构型特征，通过对文字源流考辨了解文

字初期形式，对其视觉叙事的研究大有裨益。 

所有象意文字都具有指事表意功能，对其进行源

流考辨可还原文字构型中视觉情境的原始表达。因此

不能被现今高度符号化的字符外表所迷惑，在文字溯

源中完成字符解构，每个象意文字其笔画部首、组织

方式都可溯源，用视觉的方式看待这些构型元素，其

视觉叙事特性是明显存在的。 

1.3  形声文字的视觉叙事 

立足于视觉形象的象形、象意文字，面对复杂的

语言系统时显得捉襟见肘，并不能完全满足日常的表

达需要。如考察象形、象意文字时发现，一个字可以

有多种写法，因写字人、解读者不同，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到文字认知与传播的准确性，除非写字者和观

字者有着同样的知觉经验，才能准确地解读与传播。

可见仅仅上述两种文字类型，信息传播的准确性还是

存在不足的，基于此形声文字应运而生，其兼取象形、

象意文字所长，同时增加注音辨别的功能，形成体例

庞大应用广泛的文字类型。 

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符号与表示声音的符号组

成，每个文字都由这两方面来决定其属性。意符指代

类别，声符指代读音，两方面共同完成形声文字的叙

事表达。如“扶”字，《说文解字》中释：“防無切，

左也。从手，夫聲。[7]”从文字源流考辨更为清晰，

甲骨文作 ，为一强健人伸手扶助他人形象；而金

文作 ，为一大手扶助一人形象；篆书作 ，大手

与人位置互换；隶书作 ，这是一种左右结构的形

声文字，可见在古代文字形声结构是可以改变的。再

如“咨”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谋事曰咨，从口

次声。在金文中为左右结构“ ”，后演变为上次

下口结构，声符为次，形符为口。 

从形声组合结构来看，形声字主要有左形右声、

左声右形、上形下声、上声下形、内形外声、内声外

形，还有少量声符处于边角等类型。利用溯源的方法，

掌握形声字的构型原则及字形来源，仍可感知其视觉

叙事的存在。虽然形声字已经不局限于视觉，在叙事

过程中有了声音的参与，但是视觉在整个构型过程中

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且声音的参与也更加增强了其

叙事功能。 

1.4  声音文字的视觉叙事 

这里所说的声音文字主要指文字个体不指代任

何含义，仅仅是声音的符号载体，是与象形、象意、

形声文字完全不同的文字类型。从文字的发展源流知

道几乎所有文字最初都是视觉主导的，但在发展后期

部分变为声音文字后，单个字母不再依赖视觉来叙事

了，它们仅仅只是声音的符号载体，本身不具有任何

意义。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族都使用此类文

字，虽然各有特点但都具有声音文字的总体共性特

征，如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斯拉夫字母，印度

字母、藏文字母等。叙事主要依靠各字符组合来对应

特定语言，彻底脱离原始的视觉表达，因此声音文字

对视觉叙事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声音文字究竟有没有视觉叙事的可能，需要

从它们的特性出发，通过特定的方法增加其视觉性特

征，只有这样声音文字才可以进行视觉叙事。如前所

述，声音文字最大的特征就是其只是声音的符号载

体，本身不代表意义。从视觉出发谈这些本身不指代

意义的字母的叙事行为就显得力不从心。可从两个方

面给声音文字附加视觉特性。一是就单个字母文字来

说，可参照该文字使用情境对其进行再设计，使其在

传统字母基础上增加主题性视觉元素，以此来侧面辅

助主题性的视觉叙事。二是利用文字组合进行声音文

字的视觉化转变，可通过组合成主题相关的文本造

型，形成具有视觉指向的组合形式，以此来实现声音

文字的视觉叙事。印度梵文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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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印度梵文 
Fig.2  Sanskrit in India 

 

2  文字叙事设计策略 

关于文字叙事设计策略研究，需要把单文字与多

文字区分开来进行，不同的文字形式其视觉叙事特征

及表达方式都是不同的。因此与之相应，文字叙事设

计主要有叙事性文字设计与文字编排叙事设计两种。 

2.1  叙事性文字设计 

由上可知，叙事性文字设计主要指单文字的叙事

设计，依据各类型文字的不同特质，立足于视觉叙事

机制，从其构型特征、发展流变及主题情境等方面研

究叙事性文字设计策略。叙事性文字设计力争达到文

字的语言叙事与图像叙事的统一，文字本身就可以看

作是图形，每一个字体就是一个图形[8]。立足于视觉，

把文字的线性叙事视觉化、图形化，尽力使视觉参与

叙事全过程是叙事性文字设计的研究重点。 

2.1.1  形意互文的叙事性文字设计 

利用文字传达过程中形意互文的关系研究其叙

事设计，可在充分把握文字释意的基础上，依其意义

改变文字笔画构形组织，使得文字构形更具有与其意

义相匹配的视觉结构，努力使文字达到形与意的互释

互文关系，在视觉上做到文字的形意互文表达。《赛》

见图 3，是笔者为首届赛车文化国际海报邀请展设计

的海报，首先研究了赛车文化的主题释意，采取“赛”

字进行叙事设计，依据“赛”字释意对笔画构型进行

设计处理，使文字意涵在构型中的视觉化特征更为明

显。观赛道状文字构型即可清楚文字的意义所在，相

反在明确文字意义之后观其构型文字更为形象。 

在视觉的架构下，通过文字构型设计使文字的形

与意形成互释互文、相互支撑的关系，其视觉叙事自

然而成。汪维山设计的汉字游戏之“叠罗汉”篇，见

图 4，作者利用文字释意，对文字进行意义匹配的夸

张设计处理，使得文字构型与其意义结合更为紧密。

此类文字叙事设计在意义指导下完成构型匹配，在构

型表达中完成意义凸显，是典型的形意互文式叙事设

计。通过把文字构型与其意义关联，在形与意之间利

用视觉形象或情境搭建起一个联通的桥梁，利用视觉

便可解读文字意义。同时文字意义也侧面促成了形象

的完美建构。张子健设计的《手艺》见图 5，利用各

种传统工具组成文字，工具本身的意义内涵与文字构

型结合，完成了文字的形意互文叙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都是象形文字范畴形意互文，

而声音文字是否可以进行形意互文设计呢？虽然知

道声音文字中单个字母不指代任何意义，只是语言符

号载体，但是当组成单词时就有了具体的意义指向。

通过声音文字的形意关联特征，参照文字意涵改变其

构型，使得文字产生视觉指向性特征与其意涵相匹

配，从而完成形意互文叙事设计。因此开篇界定的叙

事性文字所说的单文字，包括声音文字中的字母与单

词，类似于汉字中象形与象意、形声等的关系。贾斯

特斯 ·奥勒尔设计的海地地震，见图 6，字母文字

“Haiti”虽没有具体的视觉对应，但其有确切的文字

意涵指向。因此在利用形意互文进行叙事设计时，依

据文字意义所指相应改变其文字结构方式，使其与指

代生命的心电图形相互融合，给字母文字附加了视觉

形象特质，从而使得毫无视觉性的声音文字具有了海

地地震的视觉叙事功能。文字不是形象与意义分离的

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形意相生的统一体，通过设计凸

显文字的形意互动关系，已然成为文字叙事设计的一

种有效方法[9]。 

 

   
 

图 3  赛 
Fig.3  Race 

 

 

图 4  汉字游戏之“叠罗汉”篇 
Fig.4  Chinese character game:  

Chapter “overlapping Chinese characters”

 

图 5  手艺 
Fig.5  Craftsmanship 

 

 

图 6  海地地震 
Fig.6  Haiti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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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形声意合文的叙事性文字设计 

形声意合文主要是指把具有形声意相关联的两

个或两个以上文字组合，形成一个具有全新意义所指

的文字形式。通过形声意的合文处理，其文字意涵的

呈现是依靠三者的合力来实现的。这与形声文字是不

同的，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分析文字的形、声、意之间

存在的共通点。利用这些共通点进行文字组合设计，

产生具有一定意义指向的文字形式。谢蕊玲设计的

《能够，能 go》见图 7，即是利用形声合文进行的文

字叙事设计。英文“go”与汉字“够”相结合，通过

对英文“go”进行动感模糊处理，从而形成了一个有

意味的文字形式。这是一种在统一主题意涵下利用

文字形声组合，形成一个视觉化倾向更明确的叙事性

文字。 

在同一主题下找出文字间的这些关联性或共通

点，进行合文处理可得到新的意义指向文字。不仅仅

是形声、形意的合文，有时候还可以是形声意三者合

文设计。时澄设计的丝路精神海报，和则合/容则融

见图 8，利用了“和与合、容与融”之间的形声意的

共通关联性，对文字进行合文处理，形成了两个具有

主题倾向的新文字形式。与传统汉字相比，它们在似

与不似间传递出和谐共生的叙事观点。这种利用形声

意把两个文字组合而成的新文字形式，在增加了文字

视觉可读性的同时，其含义也得到了升华。 

形声意合文的叙事性文字设计，利用文字形声意

三者的共通关联性，对两个以上文字进行合文设计，

从而产生与主题匹配的新文字。在此过程中文字的

形、声、意既可以利用其中一个的关联，也可以是两

个，甚至三个的共通关联性来完成合文的叙事性文字

设计。洪卫设计的《平安是福》见图 9，利用文字的

形意关联进行合文设计。 

2.1.3  主题情境附加的叙事性文字设计 

如前所述，象形、象意、形声文字虽然各有不同，

但它们都有视觉属性的存在，通过对其发展源流、构

型特征的研究分析，可以感知其叙事功能的存在。声

音文字仅仅是语言的符号载体，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指 
 

代，只是代表各声音的字母组合来完成语言。作为单

字母的声音文字由于视觉形象性特征的缺失，仅凭视

觉无法感知其叙事的存在。缺失了视觉性就失去了视

觉叙事的基础，因此需要根据特定主题对其附加一些

视觉形象特质以增加视觉可读性。 

声音文字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指向的特点，要使

其进行视觉叙事活动，必须从运用情境入手，通过对

其进行主题相关的符号附加，使毫无意义指向的冰冷

字母产生主题性的视觉温度。通过对声音文字的视觉

附加来完成视觉叙事，可通过字体装饰、笔画变形、

形式创新等手法来实现。王焮宇设计的《流泪的青春》

见图 10，26 个不具有任何意义指向的英文字母，通

过对其附加主题的处理，使其产生了一定的视觉可读

性。作品以校园暴力问题为出发点，每个字母都是一

个校园暴力的情境再现，呼吁人们重视校园暴力，反

思暴力成因等，成为一个主题鲜明的文字叙事作品。

通过对字母文字附加主题情境，使得它们不再是毫无

情感的字母符号，而是具有了一定的视觉温度，通过

视觉即可感知其叙事主题。 

此类文字的叙事设计通过对其附加一定的主题

或应用情境，然后采取与主题情境相匹配的视觉表

达形式，使文字形式与主题情境相一致，声音文字也

就有了视觉叙事的基础。这种对声音文字附加主题

情境的设计表达形式，改变了声音文字没有视觉形象

性的缺陷，即便是单个字母也具有了视觉可读性。宜

家 Soffa Sans 字体见图 11，是宜家请英国设计公司

Proximity London 设计的一款名为“Soffa Sans”的免

费字体，以宜家沙发为创意原型，与文字的应用情境

相匹配，通过视觉即可轻松解读文字表达意涵，给没

有任何意义指向的字母附加了内容，使声音文字具有

了视觉叙事功能，即便是单个字母也可以进行特定意

义的视觉表达。 

2.2  文字编排的叙事设计 

文字编排的叙事设计主要是针对多文字编排的

叙事设计，适用于所有文字类型。在此有必要进行说

明一下，本文中的文字编排叙事设计和传统所说的文 

   
 

图 7  能够，能 go 
Fig.7  Can, can go 

 

图 8  丝路精神海报，和则合/容则融 
Fig.8  Poster of the spirit of the Silk Road, harmony/inclusion 

 

图 9  平安是福 
Fig.9  Peace is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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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流泪的青春 
Fig.10  Tearful youth 

 

 
 

图 11  宜家 Soffa Sans 字体 
Fig.11  IKEA Soffa Sans font 

 
字叙事的区别。本文中的文字编排叙事设计和传统文

字叙事的最大区别在于视觉的参与度，虽说在叙事过

程的最初阶段两者都是依靠视觉观看，但在后续感知

解读过程中有着很大区别。文字编排的叙事设计从观

看、感知、解读等阶段都以视觉方式为主进行，因此

叙事各阶段都是依靠视觉的直接识别来完成叙事。而

传统文字叙事在最初的视觉参与下观看识字之后，其

感知、解读等过程视觉并不深度参与，在视觉识字后

并不是依靠视觉直接识别的，其首先思考的是与之相

匹配的语言系统，然后依据知觉经验进行解读。也许

在这个解读过程头脑中会有视觉经验出现，但与本

文中文字编排的叙事设计中视觉全程参与有着很大

区别。 

2.2.1  情境编排的文字叙事设计 

情境编排的文字叙事设计是利用多文字的组织

编排，表达某一事件演变发展的视觉情境。传统语言

文字叙事多指文字编排叙事，虽然文字多样，但发展

至今基本上都作为语音符号使用，其叙事都是根据事

件发展变化及个人观点来安排语言进行的，是一种线

性叙事，常会呈现出顺序、倒叙、插叙及夹叙等特

征。而本文所述的情境编排的文字叙事设计，是一种

具有视觉化的空间叙事，每个文字可看作视觉基本组

织元素，通过编排呈现出事件发展的视觉情境来完成

叙事。 

以文字作为视觉要素来组织叙事情境，这类叙事

设计适用于所有文字类型。文字可通过编排呈现点线

面的组织形式，自由组织各种叙事情境。字符是点，

词句是线，段落是面[10]。文字编排的叙事设计可有以

下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文字仅充当点线面视觉元素

进行编排，不考虑文字有序编排的线性识别，完全是

一种非线性的空间叙事。陈楠设计的甲骨文字绘海报

之吉祥成语系列见图 12，在甲骨文字海报“鱼跃龙

门”里，不管是单文字还是组合文字，都是以视觉方

式进行叙事的。以古代四神纹青龙、白虎、朱雀、玄

武配合色彩标注方位，水字重复编排而成的河流，中

间立一门，水中鱼儿奋力向上跳跃，形象地呈现了鱼

跃龙门这一视觉情境。此类文字编排的叙事设计呈现

出碎片化空间叙事特征。 

另一种是在以文字元素进行视觉情境编排的同

时，还会考虑到文字编排具有的线性叙事特点，是线

性与非线性结合的叙事形式，相比于线性时间叙事或

非线性空间叙事而言，更能准确传达叙事主题。德国

stihl（斯蒂尔）公司动力工具广告见图 13，利用文字

与产品编排叙事情境，3 幅图各代表该公司的不同产

品，其中满篇报刊式文字是可读的，利用文字与产品

编排出各工具的劳动场景，如编排出吹风、切割等生

动叙事情境。此类叙事结合了文字编排的空间视觉性

与语言时间性优势，更加有助于叙事主题的表达。 

2.2.2  形象编排的文字叙事设计 

形象编排的文字叙事设计主要利用文字为视觉

元素进行组织编排。文字犹如画笔般的排列、堆砌，

通过其大小、疏密、明暗、冷暖等的变化，塑造出具

有一定识别性的空间形象，通过视觉形象的再现完成

其空间叙事。这里需要指出虽然形象编排与情境编排

都是文字编排的叙事设计，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

的。情境编排类似于象意文字，主要表现动态变化的

某一情境片段；形象编排则具有象形文字的视觉特

征，是名词性质的、静态的空间形象。 
 

 
 

图 12  甲骨文字绘海报之吉祥成语系列 
Fig.12  Auspicious idioms series of posters  

with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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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德国 stihl（斯蒂尔）公司动力工具广告 
Fig.13  German Stihl (Steele) company’s power tools advertising 

 

 
 

图 14  Piranha 
Fig.14  Piranha 

 
多文字编排的叙事设计适用于所有的文字类型，

与情境编排一样，文字在叙事过程中既可以只作视觉

元素进行编排，而不依靠文字线性语言叙事功能，也

可以在进行视觉形象编排的同时，有意考虑其本身的

线性叙事功能，对空间叙事作一线性补充，更加有助

于叙事的完成。Piranha，见图 14，是日本设计师佐

藤卓为国际平面设计联盟（AGI）2014 巴西主题海报

展设计的海报，利用多文字编排呈现了美洲食人鱼形

象，同时这些文字又都是可读的。AGI 年展每年一个

主题，由会员自行创作表达观点，海报文字的内容包

括了美洲食人鱼及设计师等信息。在这里海报是线性

与非线性的结合叙事，由可读性文字的线性语言叙事

与视觉形象的非线性空间叙事共同完成。 

3  结语 

文字叙事设计属于视觉叙事范畴，因此在进行叙

事方法的研究时，必须以视觉的方式贯穿整个叙事过

程，这也是文字叙事设计的非线性、视觉化叙事的基

本特征。另外从视觉出发考察文字叙事设计，一定要

根据不同文字类型来考察各类型文字的视觉叙事特

点。主要有两种叙事方式，一是文字本身的叙事设计，

即叙事性文字设计，主要从文字构型、发展源流划分，

可从声音、象形、象意等文字类型出发，以视觉为准

绳进行叙事方法研究。二是多文字编排的叙事设计，

同样也是以视觉为参照，但在此类叙事设计过程中文

字的线性叙事功能往往也会参与其中，与单纯视觉叙

事相比其叙事效果更佳。文字叙事设计是基于文图互

释、互文、互证的一种设计表达，利用视觉机制在文

字本身或文字之间构成一种空间叙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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